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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德琳在沉睡》的后现代“游戏”书写

孙 红 元

（广东韶关学院 外语学院，广东 韶关　５１２００５）

　　摘　要：《玛德琳在沉睡》是美国华裔女作家何舜廉创作的作品，文本游离于华裔移民主题
之外，并用魔幻主义的范式对西方经典童话加以利用、改造，从而完成边缘主体身份的重新构
建。本文试从叙事结构、思维方式、审美特征等方面对文本进行了评述，从其复杂的后现代实
验小说创作技巧中去窥探作家对于西方文化的深刻反思，使文化中的不等之维度得以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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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玛德琳在沉睡》是由美国新生代华裔女作家
何舜廉创作的作品。２０１０年何舜廉荣登美国《纽
约客》杂志最受欢迎的“４０岁以下最佳作家”排行
榜。她用一种瑰丽的幻想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小女
孩奇妙的旅行。从某种意义上讲，《玛德琳在沉
睡》是成人童话故事，它让现实与梦境变得模糊不
清。正如《每周评论》所评述的：“它用一种弗洛伊
德式的幻想，宗教般的隐喻，如伊索寓言一样恰到
好处地融入了童话、传说、浪漫爱情，给人以启迪、
教育。”
何舜廉是华裔作家，但在《玛德琳在沉睡》中

并没有如先前的华裔文学作品，去探寻先辈移民
身份的主题。早期的华裔美国人在与中国传统文
化剥离及其在外国流散的生活过程中，背负的是
母国的文化记忆，在与美国主流文化碰撞融合中，
未能得到正常的回应，被逐步隔离开来。作为美
国社会中的边缘阶层，早期华裔移民试图通过文
学叙事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已经成为了一种不

可抗拒的主流，所以在他们的文本中都充满了对
故国文化的想象。这种想象呈现出一种集体无意

识的状态，即使拿捏不准也要用神来之笔使用一
番，因此在他们的文本中出现了大量的文化挪用。
但是何舜廉却游走其外，并没有显现出对于华裔
群体在主流文化中边缘的焦虑，即通过对东方文
化幽灵般哥特式的陌生化书写努力寻求身份的认

同［１］，而是通过对西方文化经典的戏仿，并应用复
杂的后现代实验小说创作技巧中去窥探人类的内

心世界，及其对于文化的深刻反思，真可谓独树
一帜。

　　二、《玛德琳在沉睡》与“东方叙事”的
断裂

　　考察华裔文学不可回避的就是对其文化政治
的拷问。大多数华裔美国小说多以自传体小说行
文，以第一人称或者是第三人称为叙事声音。正
如张子清教授所分析的，这些自传体小说不是记
述的伟人的奋斗史或者成功史，而是描写处在美
国社会底层的受到主流社会歧视和排挤的个人或

家庭“琐事”或者是少数族裔的艰难处境。因此这
些华裔作家在写作过程中既要争取少数族裔的话

语权，又要得到主流文化的认可［２］。华裔作家要
获得与白人主流作家相同的话语权，他们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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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声疾呼他们是美国作家，写就的是美国的故
事；另一方面大多数华裔作家对于中国文化的
创造性改写和挪用。他们从东方文化中大量的
汲取素材，加以改造移用，成就他们的美国小
说。由于二代的美国华裔作家多在美国出生与
长大，他们获取东方文化的途径主要通过父辈
或者祖辈对于往事的回忆和其他间接的渠道。
这些作家比如汤亭亭、谭恩美、赵健秀在创造性
地运用中国文化元素的过程中，将美国的文化
语境中的意识形态也写入了他们的作品，嵌入
了众多西方人的文化精神，因此在他们的作品
中有大量的对东方文化的误读。这样的叙事一
方面打破了叙事主体的空间局限，拥有开阔的
视野与叙述自由，在现实与历史、西方与东方之
间实施了多重的文化时空跨越。另一方面也给
小说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在华裔作家“看东方”
的同时，也难以割除西方文化的霸权意识及其
东方主义的色彩。凡此种种，都关涉到华裔文
学的“意识形态”问题，但是也是多数美国华裔
小说的“现实”问题。何舜廉没有采用先前华裔
作家高度类型化的族裔经验写作范式，即“身份
探求”和“东西方文化碰撞”，进而制造了高度类
型化的华人形象。这两种叙事模式具有不同的
社会文化效果。“身份探求”有助于自身族裔经
验的表述，并促进美国社会主流群体对华裔的
理解与认同；“东西方文化碰撞”则倾向于将华
裔再现为来自东方神秘国度，但是难以融入美
国主流社会，抑制了华裔群体主体经验的表述，
并阻碍华裔群体在美国主流社会获得文化

承认。
新生代华裔作家何舜廉摒弃了传统的东方叙

事，从普世审美价值基础上对西方文化经典进行
创造性的改写。通过对西方经典童话《睡美人》以
及《玛德琳》在大胆戏仿，创作出了一个颠覆传统
叙述逻辑的文本《玛德琳在沉睡》。该文本自始至
终都没直接提及到华裔身份，只是选取了法国一
个小村庄里的庄园作为故事的背景，主要讲述了
少女玛德琳为了逃避文化规则的惩罚而沉睡起

来，并在梦中跟随着杂技团进行流浪的梦幻故事。
它实际上是把玛德琳现实状况与梦境结合起来的

一种故事情节，让人叹为观止，并凭借奇异且丰富
的想象力打开了美国华裔文学的新局面，是美国
华裔对自身边缘身份的重新认识与主体构建的集

中体现。作家何舜廉试图通过该文本中寓言的方

式来表达出对美国社会中压制个体的文化规则的

反叛性，提出了要对华裔群体进行重新思量与定
位，尽可能的走出不同族群的困扰，超越美国主流
文化规则下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
这种基于普世价值的写作具有划时代的意

义。文学写作从根本上讲是审美层面上的人类无
意识的符号化表现，更应该从文本的机质、句法、
隐喻、艺术风格等方面加以研究，而不仅仅是一种
政治的意识形态的批判。张子清教授也指出，从
长远看，唯有华裔作家用普世的审美价值进行写
作（不是刻意的回避描写少数族裔生活或反映可
能出现的矛盾），才能使华裔文学有可能在美国主
流文学领域乃至世界文学之林确立其优秀的文学

地位。今天的亚裔美国文学已经不再仅仅是政治
与意识形态的工具，不再仅仅记录、反映社会历史
现实，而是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高于历史，并
预测未来。文学应该具有自己的艺术特征与属
性，即那些使艺术成为艺术的形式。

　　三、《玛德琳在沉睡》的后现代美学
特征

　　美国文化理论家詹姆逊指出：后现代社会或
消费社会已经打破了传统艺术与生活的界限，艺
术成为商品己经成为普遍的文化景观。艺术与生
活的界限消失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对立消
失了，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或审美的日常生活化成
为文化的主流，戏仿、反讽、颠覆、拼贴等手段成为
主要表现方式［３］。《玛德琳在沉睡》作为一部后现
代小说，实验性地运用了多种后现代的创作技巧，
构建了一个怪诞的小说世界，从而生动、有力地解
构了美国社会权力的中心。

　　（一）“迷宫”般的叙述文本

何舜廉的小说创作形式是对传统小说形式的

叛逆。何舜廉用家喻户晓的童话来构建长篇小
说，其内容和形式却与原先的作品大相径庭。在
构建文本时，对语言的选择，随时间、地点、人物和
环境的变化偶然而成，追求差异性。在这部小说
中，毫无相连的片段替代了情节；松散的叙述代替
了人物的刻画；背景常常游离于虚幻和现实之间；
而主题却深深地编织在貌似漫不经心的叙述

当中［４］。
《玛德琳在沉睡》作为一部后现代小说，由于

本身缺少本质论中心，文本叙事呈现出一种散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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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与抽象性，具有去平面化的特征。后现代叙事
的特点即形式上竭尽自由，内容上游离于虚拟和
现实、过去和现在、相关与相离之间，旨在带给读
者更多的自由、不确定和多元化空间。在故事层
面上，《玛德琳在沉睡》讲述的是一个女孩梦中的
奇幻经历。从叙事形式上，它没有采用传统常规
性的小说创作写法———冲突、发展、线性情节，而
是用一种零散的、片段拼接的后现代手法编制了
一个后现代的童话故事。故事在后现代小说中成
为一个超越具体层面的抽象概念，叙事主体在力
图逃脱故事的束缚，解构故事的确定性。从而不
确定性代替了意识内涵，时空穿梭取代了时间流
程，故事的线索被抹去，人物的出场与收场都悄无
声息的隐匿。故事结构和故事叙述都遭到了空前
的破坏。《玛德琳在沉睡》采用的是关键词写作，
全书共２５７页，关键词２４５个。关键词的作用是
使文本形成类似网络的格式，通过点击关键词，从
一个小节转到另一个小节，每个小节没有必然的
逻辑联系。正如魏全凤所分析：情节与情节交叉，
梦幻与现实相混淆。有如积木，任意组合，整部作
品呈现出时空交错、多层次、多通道的立体循环
结构［５］。
这种叙事结构的迷宫，错综复杂，眼花缭乱，

令人有一种扑朔迷离之感。这种写作手法刚好契
合了后现代主义叙事零散的写作风格。后现代主
义者们认为，世界是由片段组成的，片段之和构成
不了一个整体，诸片段也没有向某个整体或中心
聚集。后现代主义者不以追求有序性、完备性、整
体性、全面性、完整性为目标，而是持存于、满足于
各种片段性、凌乱性、边缘性、分裂性、孤立性之
中，这种零散的语言游戏异质性的小型叙事消解
了传统叙事［６］。

　　（二）后现代童话的“反浪漫”化叙述

浪漫化是经典童话的叙事特征，童话故事之
所以拥有恒久的魅力是因其内在所蕴含的童话精

神，即以一颗童心审视着周围的世界，用纯银般的
诗句和丰富的想象力描绘出一个美轮美奂的世

界。童话故事多是满足愿望的故事，也以多种方
式传递着乌托邦的理想，沉淀着时代与意识形态
的内容。因而，人类离不开童话，童话式的幻想是
人类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童话逻辑
的完美应用打造出一个童话的意境，达到教育儿
童、愉悦身心的目的。童话具有隐喻的特征，文本

的深意隐藏在各种意象情节组成的幻想空间之

中，让儿童用想象的方式去理解。童话的实际读
者多为儿童，作家创作时一般设定的隐含读者也
是儿童，男女主角会有约定俗成的功能。俄国叙
事学家普罗普在《童话故事形态学》中总结传统童
话的叙事模式是：公式化的开头结尾、单轨的线性
时间序列、单线索的叙述、偶然的因素和力量推动
情节的发展、情节和主题模式化、极端的人物对
比、不描述主人公心理活动、无时间的故事讲述永
恒的真理等［７］。因而，传统童话的叙述风格是：单
纯明快不枝不蔓，人物形象夸张滑稽，故事情节寓
教于乐。苏珊·朗格认为艺术是情感的符号。
《玛德琳系列童话》中，“玛德琳”就是童年的符号，
她快乐、单纯、诙谐、精力充沛、富于冒险。她对这
个世界充满了好奇，因为好动而闯祸，大人们也会
原谅她的鲁莽行为。“玛德琳”所承载的文化意
义，是人们对于童年记忆的集体无意识，她符合人
们对已逝去童年的心理期待。因此，经典童话的
写作是纯然与美好的。
在后现代语境下，致力于以不同的方式发掘

与利用经典童话资源，运用套用、重新、改写的叙
事策略，以及拼接、戏仿、碎片化等后现代叙事技
巧重新改写童话，突破了经典童话单一的叙事模
式，进行风格各异的创造，使作品与经典童话呈现
或显性或隐性的关系。经典童话历经不断地改写
变形，它们几乎不是原著的修改，而是以一种全新
的视角对情节大胆的进行重构与颠覆。后现代本
身就是颠覆传统，解构现实，崇尚多元，追求对经
典的消解，突出多样性与异质性。德里达认为：解
构主义并非完全的“摧毁”或全盘否定，即同现存
文化的断裂，而是在原有的结构上将各种“零件”
重新“打磨”，进行再次的排列组合。他曾经说过：
解构主义不是什么传统意义上的方法，而是思想
讽刺性的具体化，使某个思想脱离其固定的脉络，
从传统逻辑和僵化的美学理论的约束中解脱出

来［８］。何舜廉借用童话素材来构建文本，其内容
和形式与原先的作品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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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德琳在沉睡》中用松散的拼贴法再现了

经典童话《睡美人》，小说保留了童话中的一些
情节，但人物变形，情节古怪。如诗如画、瑰丽
优美的经典童话，被画面阴暗、气氛诡异、人物
形象丑陋的后现代小说所取代，有些话语甚至
句法不规范、语义不一致、句子中断、篇章破碎，
带有一种虚无主义的色彩。《玛德琳在沉睡》突
破了传统童话固有的模式，在原来童话叙事基
础上融入了大量后现代生存的“景观”元素，通
过暴力美学的应用，解构了原来童话明丽单纯
的色彩，将经典的童话与当代人的社会情怀融
为一体，形成了一部“反成长”的后现代小说。
后现代童话呈现出“反浪漫”特征，即关注人类
精神的局限性和潜在的毁灭性，以强烈的伦理
关怀逼近现实人生。在《玛德琳在沉睡》中，生
活并不是那么纯然与美好，不是一个乐观上升
的过程，而是拥有更复杂的思想内涵。《玛德琳
在沉睡》中，此“玛德琳”非彼“玛德琳”，虽然她
们的名字拼写只有一个字母之差。“玛德琳”

Ｍａｄｅｌｅｉｎｅ却从幸运的孩子降格为边缘的“残缺
个体”，马戏团的快乐冒险之旅演化成对身体怪
异儿童的四处巡展，经典童话的完美与重构情
节的丑恶形成鲜明的对比。在《玛德琳在沉睡》
中有许多对于“丑恶”的描写，这种丑恶是与暴
力相叠加的。由于“玛德琳”青春期懵懂，和白
痴祖伊玩性游戏，并和母亲说了谎，她受到了残
酷的惩罚。母亲把她的手放进了“滚烫的碱液”
中，从此她的手就粘在了一起，并被市长送进了
疯人院。玛德琳周围的人都是自私、善妒、苛刻
及其伪善之人。女伴索菲不容别人比她快乐；
母亲则苛责、严厉；父亲对孩子也毫无爱心；市
长则满口仁义却行伪善之举，残酷地惩罚玛德
琳；周围邻居也毫无同情之心，玛德琳就是生活
在这样一个充满暴力的环境中，所以她宁可沉
睡起来。《玛德琳在沉睡》中的人物常常深陷不
可预测的命运漩涡，浸染在绝望与没有出路的
恐惧中，拒绝理性的阐释模式，最终被命运所控
制与击败，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个人在后现代
社会的迷惘与疏离。生活不再是明丽与阳光，
而是呈现出故事人物群体的孤寂、落寞。儿童

与成年人角色互换，天真与经验关系措置，现实
世界降格为孤寂、疏离的空间。因而，“反浪漫
化”是对浪漫化的解构，解构了经典童话原有的
审美特征与深度意义，成为消费文化的大众畅
销书，是经典童话在文化工业时代的艺术延伸。

（三）后现代童话对经典童话叙事寓意
的重拟

经典的童话寓意在于“教化”，让儿童明辨是
非。而后现代语境中这种教化式阅读向娱乐式阅
读转变，文化寓意则开始向人性挖掘方面转变。
何舜廉关注边缘话语，她认为边缘话语也能烛照
中心。边缘与中心是相对而非绝对，边缘与中心
的对话对于消解二者之间的二元对立大有裨益。
何舜廉通过重写经典童话和重新诠释所蕴含的寓

意，试图重新定义自己，重新定义社会文化规则。
何舜廉所关注的群体是社会中的边缘人及其社会

身份的构建、诉求，用一种隐性的方式向处于强势
地位的主流话语发起质疑与挑战，向美国社会高
度一体化的文化规则发出“异端”般的声音。何舜
廉对社会的关切是通过重写经典童话得以彰显，
在写作过程中，作者被内化的族裔经验被重新唤
起，体现出了华裔新生代作家对华裔群体的人文
关怀与社会责任。何舜廉重写《睡美人》的故事，
主要关注的是文化与权力中的不平等，没有直接
描述族裔的不平等，而是深入进主流文化内部去
关注被边缘的文化群体，用一种讽喻的方式发出
自己的抵抗之声，从而反抗、扰乱、远离甚至颠覆
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文化，凸显后现代实验小说的
冲击力。《玛德琳在沉睡》对于中心文化的消解也
反映了华裔知识分子对文化多元的诉求，渴望中
心与边缘的深度对话。

　　四、结语

何舜廉作为美国新生代华裔作家，在她的作
品中没有追寻着传统华裔作家对故国东方的神

往，而是用魔幻主义的范式对经典童话加以利用、
改造。在《玛德琳在沉睡》中，何舜廉大胆的尝试
新的创作手法，广泛使用戏仿、互文等后现代创作
手法，对童话进行反浪漫与去纯真化叙述，整部小
说洋溢着讽喻的抵抗之声，进而对美国传统文化
规则发起了冲击，使文化中的不平等之维度得以
彰显，而这些声音则构成了一种强有力的抵抗
话语。

３６　第２期　　　　　　　　　孙红元：《玛德琳在沉睡》的后现代“游戏”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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